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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秋，正在準備新一輪「黃霑在深水埗」的行街團，拍擋陳

智遠說有新發現：電影《桃姐》裏那個少爺仔李恩霖，原來跟少年黃

霑是鄰居，曾經同時目擊 1956年雙十暴動期間，瑞士副領事夫人在兩

人住所門前的大埔道上被活活燒死的慘況。

我們決定相約李恩霖到離大埔道不遠的好彩酒樓一聚。見面後的

印象是，真人比電影中的劉德華更加官仔骨骨，斯文淡定，同時不拘

小節，不論食蝦餃和講舊事都貼近地氣。他說，叫李先生太客氣，不

如叫我 Roger。

之後，跟 Roger不定期見面，交換有關深水埗的情報。我發現他

除了見過暴動，也目擊過黃霑穿孖煙通底褲上街，知道黃霑經常攜着

鐵壺到美荷樓附近的攤檔買牛白腩。我也發現 Roger對飲食很有心得。

好的東西，他吃過，吃的歷史，他有興趣鑽研。所以當他說正在寫一

本關於敍香園的書，我說請務必第一時間給我拜讀。

讀過，一如所料，十分 Roger。

Roger長期讀番書，但品性靠近老派，待人接物，平實有禮。他的

書有一種如見其人的真實感，或我所謂「雙無」的特色。

首先，文字無裝飾。Roger自稱中文屬於中學二年級程度，行文平

鋪直敍，有碗話碗，有碟話碟，請多多包涵。我倒覺得，在這本書，

這是優點。像敍香園的大廚所言，好的食材，無需加工，原味，就是

好味。特別是當在平鋪直敍背後，有摸得到的真情實感。

此外，情節無花假。這本書讀來輕鬆，但背後的資料蒐集和整

理，絕對是得來不易。我見過 Roger嘗試重構 1960年代大埔道和北河

街交界的風光，在手繪的地圖上加上密密麻麻的民間地標，讓我親身

領教到什麼叫做一絲不苟，以及做研究的執着。

因為執着，這本小書充滿了許多動人的童年往事和歷史細節。

讀過，我知道敍香園一間酒樓，五個分身，坐落不同地點，跨過不同

時段，各有只此一家的撚手菜式。我見到伴隨 Roger 成長的 comfort 

food，包括燒鵝瀨粉、安樂園的蓮花杯、炸子雞伴碟的蝦片，跟酒樓的

命運一齊起跌。命運由台山開始，經過紐約，來到澳門，輾轉落戶中

環，立足銅鑼灣，移往油麻地，再入尖沙咀，沿途見證了整個香港黃

金與不太黃金的年代。寫歷史，要有個性。Roger寫人寬容，寫己不忘

自嘲（他編寫的舞台劇將自己塑造成阻住地球轉的少爺仔），在每個人

生交叉點上的抉擇通情達理。書的鋪排，其實有點像電影劇本—有

分場，有畫面，有人物，有感情。書由一個喪禮開始，然後快樂的回

憶跟傷心的往事交織而來，每一頓豐盛的大餐之後，是一次人生必經

的失落。

推薦序 
Roger的敍香園 / 吳俊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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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相信，世間上所有博物館和資料館的任務，歸根到底，

只有一個—如何面對「喪失」。喪失了的空間，喪失了的物件，

喪失了的記憶，喪失了的人。我也相信最出色的歷史研究，其實很似

電影，因為最好的電影有畫面，有人物，有感情，和做人處世的真實

感覺。

Roger筆下的敍香園，直面喪失，留住人情。這份堅持，如劉德華

說，在今時今日，特別珍貴。

2023年 5月

「再見，是新故事的開始

再見，是舊故事的懷念」

一個小學畢業生臨別校園時在報告板寫下的感言。

話說表弟阿邦近年身體轉差，終於在 2017年不幸因為心臟衰竭而

離世，年僅 56歲。我們一家親人帶着悲傷的心情向表弟阿邦說再見，

大家懷念着與他一起成長的愉快時光。在他的喪禮上，我沒想到會遇

到銅鑼灣敍香園飯店的舊伙計潤哥，潤哥也是我舅母的親戚。潤哥閒

談中透露，敍香園的員工組織了一個「敍友團」的群組，這些年都有

定時聚會，大概每年兩次，農曆新年和秋天各一次。因為參加的伙計

我大部分也認識，所以我跟潤哥說，我很有興趣參加，和他們敍舊。

2018年，潤哥果然邀請我到「敍友團」的農曆新年聚會。那天晚

上，在六國飯店，共有接近六十人出席，坐滿了五圍酒席，我看見了

很多熟悉的面孔。三十多年久別重逢，互相特別熱情雀躍，重提大家

名字後，一些影像立刻浮現出來。六國飯店的岑經理當年也在敍香園

工作過多年，他特別吩咐廚房用心炮製最美味的餸菜。巧合地，阿邦

表弟在瑞士的 Collège du Léman的同學是六國飯店的掌舵人陳頌勳，他

特別吩咐六國飯店的馬榮德總廚，在準備這一餐晚飯時格外留神。伙

計們大多還很健康，胃口不錯。因為所有的伙計本身都是酒樓行業出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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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因此對於餸菜和材料相對挑剔。他們能說出每道菜好吃的原因，

用料好不好也能一一分辨，聽到他們的分析，我覺得獲益良多。

晚飯時，眾員工免不了興奮地談及他們在敍香園的燦爛回憶，

出現了一些超現實（larger than life）的影像，令我產生了強烈的好

奇感。

當時我向「敍友團」的成員拿取了聯繫方式，以便日後聯絡他們。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陸陸續續分別約見了幾位員工閒談。我覺得如果

再不對他們進行訪問，擔心他們年事已高，之後可能再沒有機會，資

料也會失傳。

那段時間，我表妹們也從加拿大回來了，她們正着手賣掉表弟在

大坑「豪園」的房子，需要清理全屋的物件，表妹們告訴我，表弟保

留了不少敍香園的資料，無奈她們要回加拿大，打算全部東西都要棄

置。我囑咐她們不要即時扔掉，可能部分我有興趣保存下來。我把酒

樓的資料和物品拿回來仔細看了一遍，開始對敍香園的歷史愈來愈有

興趣，但還沒打算可以做些什麼事情。根據留下的資料及舊照，再和

我表妹們詳細傾談，更加瞭解到五舅父及敍香園背後的故事。該年夏

天，我的福音舞台劇「桃姐與我」在多倫多教會演出，我答應了隨劇

登台，於是順道到溫哥華探訪及訪問了四舅父家族的表哥和表弟，兩

人都曾在酒樓工作，我進一步拿到更多經營上和財務部分的資料。

「敍友團」2019 年秋天再見面時，我也參加了聚會，還聽到員工

們具趣味性的往事。但當時只剩下兩圍枱，一年內變化很大，有些老

人家行動不便，加上當年的社會事件，很多員工的家人都不讓他們獨

自外出吃飯，有幾位則出現腦退化，住進了養老院，另外有兩位相繼

離世。可惜，這一次便是「敍友團」最後一次見面。後來更因為疫情

的出現，六國酒店的岑經理也退休了，聚會也少了個地方。2021年，

各人希望再安排聚會，但並不成功。

2020年，我寫了一個劇本，但未有期望能夠如何面世，因為劇中

的時代背景很難重現，很多舊的建築物已被拆掉，如果用電影特技效

果來複製，費用不菲，有時代背景的服裝和道具也是昂貴的。我想到

舞台劇可能較合適，佈景和服裝都可以抽象一些，但也需要擔心其他

的限制。其一是劇本中的人物和外景場地眾多，需要簡化。提到舞台

劇，我便想起香港話劇團的藝術總監陳敢權老師（Anthony），我和他

在 1982 年已認識，當年 Anthony和我都剛從美國回到香港，同時在香

港電台單慧珠導演的《執法者》片集工作，我是副導演，Anthony時演

員。他還在拍攝時期認識了另外一位演員陳慧蓮（Jojo），亦是他三十

多年來的太太。當我知道他很有興趣改編為舞台劇的那一刻，真的是

喜出望外，於是便啟動了兩人一起合創《不散的筵席》的劇本。更榮

幸的是，此劇本終於在 2023年由香港話劇團製作及安排演出，由陳敢

權親自導演。

在編寫舞台劇期間，我搜集了不少珍貴的舊照片和敍香園的歷史

資料，加上和以前的酒樓伙計的訪問紀錄。我有一個衝動要寫下我在

敍香園系列的各間酒樓的故事及感受。

據專家說，小孩子的記憶大約從七歲開始，但我的記憶庫應該在

四歲（1954年）左右就開始了，很多影像都刻在腦海裏。開筆寫第一

篇（敍香園創始人—林氏及李氏家族史）期間，回憶的片段不斷

湧現，啟動了文字演繹的開關，一下子停不下來，喘一口氣時，已是

1980年代的敍香邨酒樓。《敍香園往事》就是這樣誕生的。



敍
香
園
創
始
人—

林
氏
及
李
氏
家
族
史

上  篇



21

上 

篇 
 

敘
香
園
創
始
人——

林
氏
及
李
氏
家
族
史 

敘

香

園

往

事

20

一切從我的祖先說起，沒有我的祖先就沒有我，讓我介紹我的

祖父、祖母，外公及外婆。

我的祖父及祖母

我的祖父李崇協，1879 年在台山出生，在鄉下環境艱難，生

活窮困。十五歲時便坐「大船」到美國費城（Philadelphia），在衣

裳館（洗衣店）謀生，辛勞努力二十年後，三十五歲回鄉討老婆，

婚後和我的祖母一起回到紐約，開闢新天地。李家有三子一女，都

在美國出生。我的爸爸是長子，1914 年在紐約唐人街（Park Street）

誕生。據說我祖母的上一代有點外國人血統（有的人說是英國，也

有的人說西班牙），所以子女的面相都有點「鬼鬼地」（我的爸爸在

澳門居住時曾被人取笑為「鹹蝦燦」，即與葡國的混血兒）。祖父和

祖母都擔心「鬼鬼地」樣子的子女會變成不懂中文的「香蕉仔」（外

面是黃色，裏面是白色），所以決定由我的祖母獨自帶着四個子女

回到台山接受中文教育。

祖母獨力照顧三子一女，很能幹。其間，上天給了她一個人生

最大的考驗，她的三兒子十二歲那年不幸染上了傷寒，持續發燒、

肚痛及腹瀉。在鄉下地方，是欠缺醫護人員及醫療資源的，只有教

會有少量西藥。祖母急起來，抱起兒子到禮拜堂求醫，傳道者只有

退燒丸，也沒有多大的幫助，結果大家很無助地看着一個後生仔掙

扎不來而離世。牧師唯有安慰着祖母，解釋她的兒子已回到天父的

家裏。牧師又向她解釋福音的道理，祖母恍然領略到宗教信仰帶來

的內心平安，成為了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²² 1925年，李氏一家攝於紐約 Ettlin Studio。（後排
左起）祖母、長子（Roger爸爸）、祖父；（前排
左起）四女、三兒子、次子。

²² 1920年代，（左一）Roger祖母、小女兒與親戚合照於紐約照相館。


